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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 日 之 约 ， 激 情 涌 动 ； 管 乐 流
淌，城市动听。11 月 14 日晚，大同市
音 乐 界 迎 来 了 一 个 意 义 非 凡 的 时 刻
—— 大 同 市 城 市 管 弦 乐 团 授 牌 仪 式
暨 首 演 音 乐 会 在 平 城 剧 院 举 行 。 该
管 弦 乐 团 是 山 西 省 首 支 以 城 市 命
名 的 管 弦 乐 团 。 它 的 成 立 是 大 同
市 音 乐 艺 术 领 域 的 一 次 重 大 飞
跃 ， 是 全 市 文 联 工 作 和 群 众 文 化
工 作 的 新 起 点 新 尝 试 。 城 市 管 弦
乐 团 为 城 市 打 开 高 雅 艺 术 之 门 ，

受 到 我 市 众 多 音 乐 爱 好 者 交 口 称
赞 。

本 次 音 乐 会 由 中 共 大 同 市 委 宣
传 部 指 导 ， 市 文 化 和 旅 游 局 、 市
文 学 艺 术 界 联 合 会 联 合 主 办 ， 大
同 市 文 化 馆 、 大 同 市 音 乐 家 协 会
承 办 ， 山 西 大 同 大 学音乐学院、大
同 翔 龙 集 团 、 市 合 唱 协 会 及 平 城 剧
院支持协办。

当晚，在我市指挥家康小凡指 挥
下 ， 音 乐 会 以 一 曲 礼 赞 大 同 秀 美 风

光 的 管 弦 乐 作 品 《 多 彩 大 同 》 开
场 ， 欢 快 热 烈 的 旋 律 ， 点 燃 了 现 场
观 众 的 激 情 。 女 声 独 唱 《 美 丽 大
同 》 以 饱 含 深 情 的 歌 词 ， 抒 发
了 热 爱 家 乡 的 赤 子 情 怀 。 音 乐
会 后 半 场 ， 大 同 市 城 市 管 弦 乐
团 激 情 奏 响 中 国 音 乐 史 上 的 经 典
曲 目 —— 《黄 河 大 合 唱》。 全 曲 在
第 一 乐 章 《 黄 河 船 夫 曲 》 气 势 磅
礴 的 合 唱 中 拉 开 序 幕 ， 此 次 演 奏
将 全 曲 八 个 乐 章 完 整 再 现 ， 熟 悉 的
旋 律 、 雄 浑 的 气 势 、 激 情 的 表 演 让
全 场 观 众 热 血 沸 腾 。 最 后 的 返 场 演
奏 中 ， 全 场 观 众 齐 唱 《保 卫 黄 河》，
磅 礴 的 气 势 将 氛 围 推 向 了 高 潮 ， 现
场 观 众 掌 声 不 断 ……

演 出 活 动 中 ， 一 曲 曲 耳 熟 能 详
的 经 典 音 乐 曲 目 轮 番 上 演 ， 时 而 细
腻 婉 转 、 清 新 悠 扬 ， 时 而 激 情 澎
湃 、 极 富 张 力 。 一 个 多 小 时 的 演 出
融 入 了 管 弦 乐 ， 男 、 女 声 独 唱 ， 朗
诵 等 不 同 表 演 形 式 ， 吸 引 众 多 观 众
沉 浸 式 聆 听 ， 有 的 在 台 下 随 着 旋 律
轻 轻 哼 唱 ， 有 的 拿 出 手 机 拍 下 演 出
的 精 彩 瞬 间 。

演 出 现 场 ， 乐 团 指 挥 康 小 凡 精
益 求 精 的 敬 业 精 神 ， 精 到 有 力 的 指
挥 节 奏 ， 令 乐 团 成 员 及 观 众 深 受 感
动 。 他 表 示 ， 交 响 乐 是 沟 通 世 界 的

语 言 ， 交 响 乐 团 是 城 市 文 化 生 活 品
质 的 风 向 标 和 国 际 化 大 都 市 的 重 要
标 配 。 大 同 市 城 市 管 弦 乐 团 是 我 省
首 支 以 城 市 命 名 的 管 弦 乐 团 ， 它 的
成 立 不 仅 填 补 了 大 同 市 音 乐 家 协 会
在 交 响 乐 艺 术 领 域 的 空 白 ， 也 标 志
着 大 同 文 艺 事 业 发 展 和 软 实 力 提 升
登 上 了 新 的 高 度 ， 必 将 成 为 大 同 新
的 文 化 名 片 。

谈 及 乐 团 的 筹 建 过 程 ， 乐 团
团 长 樊 宇 明 对 记 者 说 ：“ 乐 团 成 功
组 建 的 背 后 ， 凝 聚 的 是 市 委 宣 传
部 、 市 文 旅 局 、 市 文 联 各 级 领 导
的 大 力 支 持 ， 以 及 社 会 各 界 的 鼎
力 相 助 。 特 别 感 谢 的 是 ， 大 同 市
文 化 馆 在 乐 团 筹 建 和 排 练 演 出
中 ， 给 予 了 全 方 位 的 指 导 和 帮
助 ， 同 时 在 乐 团 后 勤 保 障 方 面 也
提 供 了 大 力 支 持 ， 成 为 乐 团 高 速
而 稳 定 前 行 的 坚 强后盾。”

据了解，大同市城市管弦乐团是
由 大 同 市 文 化 馆 、 大 同 市 音 乐 家 协
会 联 袂 打 造 成 立 ， 现 有 团 员 近 70
人 ， 其 中 有 毕 业 于 知 名 音 乐 学 府 的
优 秀 乐 手 、 专 业 院 校 的 教 师 ， 也 有
来 自 我 市 各 行 各业的音乐爱好者、退
休干部职工等，旨在通过交响乐弘扬
大同本土音乐文化，提升大同城市品
位。

打造城市高雅艺术新名片
——大同市城市管弦乐团首演音乐会侧记

本报记者 冯桢 赵永宏 赵小霞

音乐会现场音乐会现场。。 徐占新徐占新 摄摄

指挥家康小凡向观众致谢。 徐占新 摄

朗诵艺术家安亚平激情朗诵。徐占新 摄

近日，知名传统文化短视频创作者
李子柒，以全新的形象、全新的作品华
美亮相，再次回归大众视野。一系列视
频内容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漆器”
为主题，生动展现中国漆器的美学特色
和工艺神韵。李子柒对中华传统文化
的热爱之深和对漆器文化的执著追求，
令无数人为之动容。各地文旅部门也
纷纷向李子柒发出邀请，开启传统文化
之旅。山西省文旅厅也在官方账号表
示，力邀李子柒走进山西，用镜头捕捉
山西非遗之美，讲述山西漆器故事。

说起漆器，山西的漆器文化可谓源
远流长。而大同，其实也是漆器的故
乡。据《大同考古资料汇编》《山西漆器
的主要考古发现与当代漆艺》等文献记
载：20 世纪 50 年代初，在大同的一座金
代墓中发现了漆器，直到 1984 年剖析研
究，出土的漆器包括一个剔犀奁、一个
漆碗、一把朱漆木勺及 2 个朱漆木质粉
盒等。

1965 年 11 月，在大同石家寨村发
掘了北魏司马金龙墓，墓中发现了大量

的漆器，尤其是罕见的艺术品——木板
漆画。北魏司马金龙墓木板漆画，每幅
画有四层，均以文字和图画的表现方式
展示帝王、将相、烈女、孝子、高人、逸士
等传统文化故事。大同石家寨司马金
龙墓出土的这些汉代五页人物故事彩
绘屏风，据考证与平遥漆器在用料和风
格上很接近。屏风朱漆底上勾黑线轮
廓，内填白、黄、红等色。这种画风，基
本 上 反 映 了 平 遥 推 光 漆 器 当 年 的 风
貌。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平遥推光漆器
髹饰技艺达到很高的水平，以此种技艺
制作的漆器，在唐代开元年间已闻名遐
迩。

1997 年 9 月，在大同市智家堡的沙
场内发掘出一座北魏的墓葬，清理出的

棺板彩绘画极为珍贵，虽已破损，但可
清晰看到板面的彩色图案。

1999 年 11 月，在阳高县下深井乡
发掘出一座砖墓，墓内发现已腐的一件
漆盘，三件漆耳杯。

2001 年 5 月，在大同七里村发现了
北魏墓葬群，破坏较为严重，此次抢救
性发掘出 34 座，周边还有墓葬的痕迹。
墓葬中发现的漆器有 14 件，有盘、盆、
钵、缸、碗盘、耳杯等。用红、黑、褐三色
着色，出现花卉、动物、几何图纹，有的
漆盘上有联珠纹及忍冬纹。

2002 年 8 月，迎宾大道发掘出北魏
墓葬 75 座，墓葬中出土的漆器有漆盘、
耳杯、钵、樽、耳环等，耳杯嵌银扣，梯形
M39 墓口东侧挖掘了一个放有漆盘和

陶器的壁龛，墓中发现了漆盘、漆耳环、
陶器、铜器、玛瑙玉饰等其他陪葬物；
M78 的棺床下发现了圆形漆盘；这些漆
器均为红漆髹地，黑漆勾廓的漆皮。

2005 年 7 月，在大同御河边 208 国
道北水泊寺乡沙岭村发现了北魏时期
的 12 座墓葬，其中砖葬 2 座，土洞葬 10
座，出土的文物也较多，约 200 多件，漆
画在 M7 的砖葬中发现。在墓室中间位
置发现 2 件银圆饰，都残留漆器胎质；
墓室东侧，发现漆耳杯 1 件，破坏的较
严重，帮底有模糊的刻划文字；墓葬中
部有大量的彩色漆皮，原漆器胎质已
腐，无法辨认形状，经十几块残存漆皮
拼接后的漆皮图案较为清晰，色彩主要
以红、黑、黄、红黑相间为主，有夫妻并

座 、士 兵 、侍 女 、庖 厨 炊 作 、打 场 等 场
景。画中人物的衣着服饰、表情动作刻
画相当丰富，而且场景装饰、漆家具等
都进行了刻画，还在一块残留的漆皮上
清晰地看到北魏太武帝时的隶书题记。

2010 年 4 月，在大同陈庄北魏墓前
室发现红色的漆器残片。

如今，丰富的文化资源 让 漆 器 文
化跨越千年，每一件都散发着浓郁的
时 代 与 地 域 特 色 ，见 证 了 历 史 变 迁 。
几代匠人坚守在此，用传统的方法对

这些文物进行修缮与保护，将传统技
艺之美传递下去，守护好这些留给世
界的财富。

无 论 是 考 古 发 掘 ，还 是 实 物 展
示，漆器在大同均具有很深的历史根
基 和 传 承 脉 络 。 挖 掘 和 整 理 这 方 面
的 文 献 、图 片 资 料 ，开 发 相 应 的 文 创
产品，举行专门的大同漆器文化展览、
学术论坛和讲座，无疑会进一步提升城
市文化品位，提升大同文化的知名度和
美誉度。

“益国，醒醒！”范益国被他的爱
人，从睡梦中推醒。一开始，他还有
些埋怨：“我睡得好好的，你推我干
甚？”他的爱人拍了他一把：“你咋又
说梦话了。”听到这里，范益国反倒
有些不好意思，他这才想起了刚才的
梦境。在梦中，便行桥下溪流潺潺，
河两旁，绿树成荫，小河、绿树静静
地陪伴着这座巍然屹立了 200 年的古
桥。桥上前来参观的游人，一个接着
一个，村里的大娘、大婶们，手提花
篮篮，里面装着刚出锅的玉米棒棒、
毛豆荚荚，等待他们品尝。真个是热
闹。

什么时候，这座静寂的古桥才能
迎来如织的游客？

这样的梦，范益国不知做过多少
次了！

范益国不知做过多少次了，这样
的梦！

天刚蒙蒙亮，人们都还在享受着
劳碌一天这难得的休息时光，范益国
一骨碌爬起来，匆匆穿上衣服，开车
便朝十多里外的村子奔去。他想，去
梦中的桥上走走，看看！

三代人传递着守桥的“接力棒”

自打从穿开裆裤起，范益国就记
得，他的爷爷范玉仁一有空就来到便
行桥上，来回走着，就那样默默地守
护着这座古桥。听他爷爷讲，这座古
桥建于清道光年间，是本县水桶寺村
一位名叫曹弼的生意人，四处筹资修
建而成。曹弼看到来往于宣化府和大
同府的商人以及出张家口“走东口”
的百姓，常常被大水冲掉货物，或是
每逢洪水甚至有人丢了性命时，心疼
不已，便决定自己出钱，再加上四处
找 自 己 经 商 多 年 积 累 下 的 “ 人 脉 ”，
到处“化缘”，终于筹够银两。经过
三 年 的 修 建 ， 便 行 桥 通 行 了 ！ 这 座
桥，解决了商户们和周边村民的心头
之忧，也成为来往于西北地区和京城
之 间 官 差 及 晋 陕 蒙 商 贸 必 经 的 “ 官
道”。遥想当年，慈禧西逃，率领人

马 ， 浩 浩 荡 荡 ， 从 便 行 桥 上 通 过 。
看，青石板上那深深的车印，便是常
年茶马古道的“记忆”。范益国的爷
爷还和他说，当年，曹弼老先生为了
护桥，还特意在桥边修建了一个占地
十多亩的驿站，一是供来往行人“打
尖”，二是方便守桥人休息。

正是因着一辈又一辈守桥人的用
心照看，便行桥几乎完整地保存了下
来。范益国清楚地记得，他的爷爷和
爸爸也是守桥人。不论刮风，还是下
雨，特别是在农忙时节，他的爷爷和
爸爸准会站在桥头，招呼着过往的马
车及行人，看护着古桥，生怕有人去
偷盗文物或是破坏古桥。当看到有人
想在桥上方便时，他的爷爷便上前大
声呵斥：“这里有神灵了，你到别处
撒尿去！”

“这里有神灵了。”这句话，深深
地烙在范益国的心中。当老人们把这
座古桥，看作“神灵”时，古桥已不
单单是一座供人行走的桥了！

显然，这座古桥，早已融入他们
的生命中，成为他们祖祖辈辈心目中
的“守护神”。

受他爷爷的影响，范益国的父亲
范 利 广 ， 接 过 他 爷 爷 的 “ 接 力 棒 ”，
也自觉地成为“守桥人”。看着他父
亲 的 行 为 长 大 的 范 益 国 ， 也 加 入 到

“守桥人”的队伍。三代人“守桥”，
延续的是对这座古桥植于心底的敬重
与挚爱，更延续着所有“守桥人”心
中那绵延不绝的“古桥情愫”。

建桥难，护桥更难

“先有桥，后有村。”遥想二百年
前，便行桥建成后，是何等的庄严，
在周边村民的心中，又是何等的了不
起！人们有意无意地，搬迁到这里，
便聚集成一个村落，直到现在。为了
纪念便行桥，也为了得到古桥的“庇
护 ”， 人 们 便 把 村 子 起 名 叫 “ 大 桥 ”
村，这是天镇唯一一个以桥命名的村
庄，也是唯一一个坐落在古桥旁的村
庄。

打小起，范益国就对这座桥心怀
敬意。这不仅仅缘于他的爷爷、他的
父 亲 和 他 三 代 人 延 续 的 “ 守 桥 情
结”，更缘于他从小至今就记忆犹新
的 儿 时 生 活 。 他 记 得 ， 每 当 夕 阳 西
下，村民们便三五成群，坐在桥边的
青 石 板 上 ， 玩 “ 争 上 游 ”“ 狼 吃 羊 ”
的游戏，孩子们则在桥边玩耍。桥两
边那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石狮，好
像通人性似的，在默默地看着村民们
简单而又朴素的生活，仿佛也沉浸其
中。

上世纪 90 年代初，年仅二十岁的
范益国便离开村子，外出打拼，十多
年 来 他 去 过 北 京 ， 远 到 安 徽 ， 搞 运
输，跑工程，成为村里人羡慕的“本
事人”。不论做什么，当他带着一身
疲倦昏昏沉睡时，古桥，便会跃入他
的梦境。每次醒来，范益国都满脸泪
水。

他知道：他在想着古桥，想着古
桥的每一块石头，每一个石狮。

冥冥之中，古桥也在召唤他：归
来吧，远方的游子！

每次春节回村探望家人，范益国
一 下 车 ， 不 是 回 家 里 ， 而 是 直 奔 古
桥，那座桥，就如梦境中的“情人”
一样，仿佛也在等着他！

2021 年，得知村级组织换届，不
顾家人的反对，他主动竞选村委会主
任。他的爱人极力阻止：“在外面搞
生意，虽然辛苦点，但也足够咱一家
人生活了，为啥要当村干部！”他父
亲也有些不理解：“好不容易在外面
闯出点名堂，偏要再回村里。”但范
益 国 决 心 已 定 。 村 民 被 他 的 精 神 打
动，一致选举他任村委会主任；2024
年，范益国又兼任村党支部书记。

至此，他又回到了生他养他的大

桥村，又回到了他梦里牵挂着的古桥
身边！

自上任以来，范益国除了处理村
里日常事务外，就把所有的心事，放
在了古桥上。

他一边积极呼吁，四处奔走，为
把便行桥列入省市级文保单位。上任
三年以来，范益国除了没占用集体一
分钱外，反倒自己贴了不少钱，用于
为古桥之事的奔忙上。为此，他没少
挨 过 爱 人 的 数 落 和 怪 怨 。 但 他 说 ：

“只要古桥弄出个样子了，大桥村变
了 样 子 ， 村 民 挣 上 钱 了 ， 我 就 知 足
了！”他走家串户拜访村里年岁大的
老者，搜集、整理便行桥的故事及传
说 ， 为 了 让 游 客 知 道 古 桥 的 前 世 今

生。

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当他从一位年长者的口中得知，
当年还有好几块石碑，就埋在桥周围
时，就下定决心，要挖出这几块沉眠
于地下的石碑；2022 年 5 月 16 日，他
自己掏钱雇用挖掘机，先后三次，在
老人们记忆中的地方，开挖。第一次
没有找到，第二次又没有找到，当第
三次挖掘，司机激动地大喊：“挖着
了 ！ 挖 着 了 ！” 范 益 国 赶 紧 上 前 一
看，果然是块石碑。

挖出的石碑中，其中有一块于清
道 光 九 年 八 月 初 一 便 行 桥 竣 工 时 所
立 ， 碑 文 开 篇 道 ：“ 从 古 坚 巨 之 功 ，
惟心之诚者能任之，力之同者终克难
睦 好 。” 文 中 多 次 提 到 “ 心 诚 ” 二
字 ， 堪 称 当 年 曹 弼 建 桥 时 的 心 迹 表
述。天邑便行桥是晋陕蒙至京的交通
要道、商贸要道，粮草物资、大军征
战由此出入。由于水大沟深，有中途
行者多被伤损，凄状痛苦，前两次官

府派人设法修桥，遭洪水冲垮，失败
而卒，有难有心者无力，无难有力者
无心。道光六年，增广生员曹弼挺身
而 出 ， 面 临 重 重 困 难 ， 个 人 率 先 出
资 ， 响 应 者 众 ， 方 开 工 修 建 。 三 年
来 ， 曹 弼 在 工 地 劳 心 监 督 ， 严 格 把
关 ， 大 功 告 成 ， 一 座 比 以 前 更 为 坚
固、更为壮观、更为精美的石桥屹立
于天地间。还有一块“父子碑”，碑
文就两行大字：“御前行走阿拉善和
硕特额勒特扎萨克和硕亲王加五级玛
哈巴拉施银一百二十两，乾清门行走
阿拉善和硕特公品级头等台吉囊都布
素隆施银五十两。”扎萨克相当于现
在的“特首”。玛哈巴拉、囊都布素
隆系一对父子，分别为第五任、第六
任 阿 拉 善 “ 特 首 ”， 分 别 于 1832 年、
1844 年病故。居住在贺兰山定远营。
父子二人均迎娶清宗室亲王格格为福
晋 ， 如 此 重 量 级 的 父 子 为 便 行 桥 捐
款，堪比皇家工程。扎萨克和硕亲王
是世袭罔替，囊都布素隆的重孙塔旺
布里甲拉是第九任扎萨克，1922 年任
国民政府蒙藏院总裁，主管国内蒙藏
事务。

如今，挖出来的六块记载着便行
桥修建历史、当年捐资者姓氏及商铺
名 称 的 石 碑 ， 再 一 次 “ 重 见 天 日 ”，
再一次屹立着，同所有村民，一同守
护着这座静立着的古桥。

“建桥难，护桥更难。”是啊，走
过 200 年 的 风 雨 ， 走 过 200 年 的 沧
桑 ， 便 行 桥 也 同 一 代 又 一 代 大 桥 人
一 样 ， 厮 守 着 这 片 贫 瘠 的 土 地 。 看
着 拱 桥 上 因 年 久 失 修 而 撕 开 的 “ 裂
痕”，看着桥下荒芜的杂草，看着桥
上 两 边 已 然 松 动 的 石 块 ， 范 益 国 一
阵 阵 心 痛 ， 犹 如 看 着 自 己 的 孩 子 生
病 一 样 ， 着 急 地 在 桥 边 踩 出 一 个 又
一 个 缓 慢 而 又 沉 重 的 脚 印 …… 如 何
让 便 行 桥 得 以 修 缮 ， 建 设 曹 弼 精 神
教育基地及乡村记忆馆，重新焕发新
时代的光彩？怎样使便行桥与文旅开
发、乡村振兴有机融合？成为范益国
萦绕于怀的一个梦。

这个梦，尽管离他还很遥远；这
个梦，尽管仍需他奔走忙碌。但他觉
得 只 要 心 中 有 爱 ， 脚 下 有 路 ， 这 个
梦，迟早会圆的！

从认识范益国的那天起，我去过
大 桥 村 起 码 够 十 来 次 。 每 次 看 便 行
桥，每次都有新的感悟。其实，便行
桥也知道，我曾来过，你也曾来过。
站立在桥头，我仿佛听到了当年清朝
官兵过桥的“哒哒”马蹄声，仿佛看
到了当年工匠汗流浃背地搬运砖石，
看到了曹弼老先生放下脸面恳求他人
筹资的惆怅……便行桥护桩上那神态
各 异 的 小 狮 子 ， 护 栏 上 那 精 美 的 花
纹，桥面上那轧入的铁锭，拱桥上的
那一块块青砖……都在无声地诉说着
一个动人的故事、一段感人的过往。
儿 时 听 过 的 那 首 歌 ， 一 下 子 就 从 桥
上，飘进我的心扉：“有一个美丽的传
说，精美的石头会唱歌，它能给勇敢
者以智慧，也能给勤奋者以欢乐……”

看 着 那 一 个 个 奔 着 古 桥 而 来 的
“探寻者”和游客，认识的、不认识
的，范益 国 总 是 笑 脸 相 迎 ， 把 他 们
当 做 “ 座 上 宾 ”。 一 有 空 就 扎 进 大
山 里 “ 探 宝 ” 的 吴 永 春 说 ：“ 便 行
桥 早 该 列 入 山 西 省 级 文 保 单 位
了 ！” 拿 了 一 辈 子 笔 杆 子 的 李 强 建
议 ：“ 走 民 间 集 资 的 路 子 ， 通 过 建
民 宿 、 种 果 树 等 路 子 ， 动 员 爱 心 人
士 帮 扶 便 行 桥 ！” 在 内 蒙 古 搞 矿 山
生 意 的 曹 弼 后 人 曹 泽 出 了 个 主 意 ：

“ 我 们 会 召 集 先 祖 曹 老 先 生 有 成 就
的 后 人 ， 筹 资 成 立 曹 弼 精 神 教 育 基
地 。” 便行桥的保护之径，大桥村的
发展之道，犹如一幅浓墨重彩的山水
画，呼之欲出……

村民们也心生好奇：这个平时不
怎么说话、只知埋头苦干的村党支部
书 记 ， 怎 么 一 说 起 便 行 桥 ， 便 成 了

“讲解员”！
村民们心中也明白：因为，范益

国的心中，一直有一个梦啊！
这 个 梦 ， 也 是 他 们 心 中 共 同 的

“大桥梦”啊！

历 史 悠 久 的 大 同 漆 器 文 化
本报记者 赵永宏

范益国的“大桥梦”
马海


